
歌剧的反思
——兼谈建立中国歌剧学派

■黄奇石

中国歌剧已经走过了八十年的历程，翻开中外音

乐戏剧史，大凡一个新的剧种，从兴起到衰落，如果是

200年(如京剧)到300年(如西洋歌剧)为一个周

期的话，那么，中国歌剧大概还处在她的青年时期或

壮年时期，还属于生命的春天或夏天。它虽未到丰硕

的秋天，也未到衰落的冬天，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

和时间。

过去的八十年，一直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。反

映这种时代大变革的中国歌剧从它诞生之时起，就必

然随着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变化，不断开拓自己前

进的道路。

八十年来，它有过三次较为集中的探索期。

第一次探索产生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。人民革

命战争的洗礼，使稚嫩的中国歌剧之花，具有强烈的时

代精神与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，从而确立了其独特、质

朴而鲜明的民族特色，开创了一条崭新的歌剧之

路一<白毛女)的道路，为歌剧“本土化“也就是
。中国化”指出了正确的方向。此外，三十年代还有

<扬子江暴风雨)、四十年代有(秋子)与(血泪仇>、

<赤叶河)、<刘胡兰>(建国前本)等较有影响的作

品。它们都成为中国歌剧殿堂最初的奠基石。这至关重

要的一步，使中国歌剧在世界歌剧史上，有着其独一无

二、不可替代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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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探索产生于五六十年代。新中国的建立，使

新歌剧成为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，同时，也为歌剧

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空间。沿着<白毛女>所开创的道

路，一大批形式新颖、内容充实、风格多样的歌剧新作

先后问世，如<／b-黑结婚>、<刘胡兰>、<草原之

歌>、<洪湖赤卫队>、<江姐>、<红珊瑚>、<刘三姐>

等，形成了中国歌剧的第一个繁荣期。

第三次探索产生于八九十年代。改革开放打开了

国门，也打开了中国歌剧工作者的眼界，使他们得以广

泛地吸收国外特别是欧美音乐戏剧的崭新成果，形成

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探索的局面。这种发展趋势，贯穿改

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，一直延续至今。其代表作品有

<芳草心)、<伤逝>、<原野>、<张骞>、<苍原>、<党

的女儿)等。

八十年的发展、三次的探索，中国歌剧留给我们

最重要的成果，是产生了一大批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

特色的优秀作品，其中不少已成为中国歌剧的经典。

这些经典之作，清晰地勾画出中国歌剧八十年发展的

轨迹，使我们今天有可能看清那条业已形成的中国歌

剧发展之路一<白毛女>所开创的道路。这是一条
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已为历史所证明是行之有效

的成功之路。

二

中国歌剧走过了二十世纪，进入了二十一世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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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，新的世纪已经过去了八年，中国社会的发展

继续延续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。与之相适应，中国歌剧

也同样延续八九十年代多元探索的余绪。许多歌剧人

既努力挣脱旧的歌剧模式，又力图寻找～条歌剧振兴

之路。

三十年来，这种探索有成功的，也有失败的；有经

验，也有教训。成功与失败、经验与教训之间，归根到

底，集中到一点上，就在于是否坚定不移地坚持“中国

特色”，坚持走自己的路。

模仿不是创造，而是“复旧”，无论是复中国旧戏

曲与新歌剧之。旧”，或是复欧美大歌剧与音乐剧之

“旧”。人们常说，这种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爬行的，是

最没出息的“艺术奴隶主义”和“艺术教条主义“。因

而，其作品的失败是必然的。

这种失败，导致三十年来许多歌剧新作新意无多，

有的更是充斥着”陈词滥调”或“洋腔洋调”，大多给

人一副“旧”的面孔。于是，其作品是“似曾相识雁归

来”者，其结局必然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i

这种失败，更导致不少主事者们(不只是作者)

。病急乱投医”，不在内容上下功夫，而在形式上找出

路，用华丽的外衣包裹内容平庸、思想贫乏的作品。这

只能是“雪上加霜”，平添了一些表面花哨、实则内容

贫乏的“形式大于内容”的畸形儿。热哀于追求这类

形式主义的人似乎不明白，这种“金缕玉衣”式的包

装演出，只能是歌剧死亡的葬礼，而不可能是歌剧振

兴的盛典。

这种失败，不可避免地造成令人尴尬的局面：近二

三十年来，歌剧新剧目的数量成倍地增长，而剧场观众

却大量地流失。因为～切。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的作

品，一切没有实实在在的内容、缺少动人力量的形式主

义的东西，无论如何是抓不住观众的。尽人皆知，戏剧

的生命在于舞台，观众是真正的上帝。于是，当代歌剧

一步步跌入低谷、走入困境便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
因而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时间里，中国歌剧终于留

下了世纪末的遗憾：在经过十年“文革”的荒芜之后，

中国歌剧之花经过短时问的复苏，在八九十年代也曾

有过若干个小高潮，但终于未能出现人们曾热切期盼

的大高潮，未能出现像五六十年代那样的新的繁荣期，

只好将这一历史的遗憾留给了下一个世纪。

新世纪的头八年，尽管逐年也有新作问世，但似乎

未能改变这一局面，不仅未能使歌剧走出困境，反而有

复归沉寂之虞。

这种令人叹息的现状，早已成为中国歌剧界的一

块“心病”，也令关心歌剧的人们忧心忡忡，虽多方寻

找却至今未能找到救治的良方。

三

21世纪的中国歌剧将选择什么方向、走什么道

路?其目标将指向何方，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、走向再

次的繁荣?

这一直是世纪交替以来，人们关注的焦点。

“2008年中国歌剧论坛”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建立

“中国歌剧学派”的问题。应该说，这是本届论坛为中

国歌剧的健康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。

它将能够回答中国歌剧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：

它也将全面地总结中国歌剧八十年来所积累的艺术成

果和艺术经验；它必然将中国歌剧的发展视为一个系

统工程：将一度创作(音乐与戏剧)与二度创作(导表

演与舞美)、将歌剧创作与歌剧演出(尤其不可忘了为

广大农村的观众演出)、将歌剧的艺术教育与舞台实

践(不可完全抛弃传统戏曲班子。以戏带人”的路

子)，以及将歌剧院团与音乐、戏剧、舞蹈等艺术院校，

剧场与市场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⋯⋯诸多矛盾结合

起来，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，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系

统的研究，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，再运用到艺术实践中

去：它也必然将中国歌剧放在中外古今音乐戏剧的坐

标上，加以比较研究。特别是对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

国品类众多的音乐戏剧与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欧美音乐

戏剧的艺术传统和艺术成果，都要努力借鉴和吸收，以

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和创作水平。中国歌剧走向世界

和世界歌剧走向中国，将成为21世纪中外文化交流、

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。

八十年来，一代又一代的歌剧工作者为建立有中

国特色的歌剧学派作了不懈的努力。很多前辈甚至为

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，为后人留下了丰硕的成果。仅以

表导演为例，便有塞克的以“诗与画的结合”为核心、

将情感(诗情)与造型(画意)、外在与内心辩证地统

一起来的表导演风格；也有舒强的将戏曲写意的表演

风格引入<白毛女>的排演中，从而促成了以王昆、郭

兰英等为代表的<白毛女>的不同表演风格走向成熟

并日臻完美。这是一种融古典戏曲的虚拟表现与现代

戏剧的人物内心体验于一体的表演风格，是一种全新

的虚实结合的、写意与写实和谐统一的、有着浓郁的民

族特色的表导演体系。所有这些歌剧大师们的艺术成

果，都有待人们加以研究整理、发扬光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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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<白毛女>的创作者们为代表的歌剧前辈们曾

以歌剧作为批判的武器，站在革命文化大军的前列，帮

助人民摧垮了一个旧社会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。这在世

界歌剧史上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。

我们可以骄傲地说，前辈们已经为我们开辟了一

条有中国特色的歌剧之路。它既不同于西方的大歌剧，

也不同于中国的旧戏曲。正如<白毛女)的编剧之一贺

敬之所指出的：“和外国歌剧比，它是中国的；和旧戏

曲比，它是崭新的。”

我们只能沿着先辈们开创的道路继续往前走，也

就是说，走中国歌剧自己的路。任何轻视、背离甚至抛

弃这条道路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可取的。近二三十年

的艺术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

那么，什么是“中国歌剧学派”7从根本上说，就是

“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，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”。

很显然，建立中国歌剧学派，并不只是个理论问

题、学术问题，更重要的是艺术实践的问题。

建立中国歌剧学派，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

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认真总结八十年来，特别是<白毛

女>以来中国歌剧的成功经验，继承和发扬新歌剧的优

秀传统。

建立中国歌剧学派，我们必须改变那种脱离时代、

脱离生活、脱离群众的弊端，代之以贴近时代、贴近生

活、贴近群众的姿态，才能创造出富有时代精神和生活

气息，同时又是内容与形式、思想性与艺术性较为完美

结合的作品来。

建立中国歌剧学派，我们必须坚持创作上的“百

花齐放”与理论上的“百家争鸣”。中国歌剧学派，不

应该是一个狭小的、单一的概念，而应是包容的、广大

的范畴。即使是经典之作<白毛女>，也只是中国歌剧

百花园中的一朵花，它不可能取代其他的各种不同特

色、不同风格的歌剧之花。我们主张歌剧艺术多种探

索、“多元”发展。新时期以来，中国歌剧业己形成的

“走向多元”的发展趋势，在新的世纪里，将成为大的

潮流而不可逆转。“文革”中曾经有过的。一花独

放”、。万花凋谢”的荒芜景象和。只此一家、别无分

店”的文化专制主义都是与此背道而驰的。我们应该

引以为戒。

建立中国歌剧学派，我们还必须高扬“创新”的旗

帜，”不为积习所弊，不为时风所惑”，坚决抛弃上述那

两种截然不同的“复旧”的创作心态：一种是复西洋古

典大歌剧(也包括美国音乐剧)之“旧”；一种是复中

国过去的”红色歌剧”(也包括旧戏曲)之“旧”。当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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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剧界尤其应该警惕那一类妄自菲薄、盲目崇洋、随风

起舞的民族虚无主义阴魂不散，不要让那种“假洋鬼

子”的幽灵利用各种机会借尸还魂。真正的艺术品不

同于～般的批量生产的商品，具有不可重复性，不论是

重复洋人，或是重复古人；也不论是重复自己，或是重

复别人。

令人可喜的是，八九十年代以来至今，各种富有创

新意识的新的音乐戏剧品种己经并正在迅速地产生出

来。它们一改西方近代以来大都将音乐、戏剧、舞蹈加

以分离的固有模式(如分为单一的歌剧、舞剧、话剧、

交响乐等)，发扬东方历来将歌、舞、乐及道白(如戏曲

的“唱、念、做、打”)加以综合融汇的艺术传统。我们完

全有理由相信，它们将代表中国歌剧的未来。

在新的世纪里，中国将作为新兴大国、新的巨大经

济体在东方崛起。连西方的预言家都断言：21世纪，将

作为“中国的世纪”载入史册。笼罩世界数百年的“西

方中心论”将得到改变，世界的重心将从西方转向东

方。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正日益受到全人类

的关注。包括中国歌剧在内的具有几千年优秀传统的

东方音乐戏剧必将重新焕发生机，开出灿烂的花，结出

丰硕的果。

半个世纪前，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、一代伟人毛泽

东1956年在<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)中便以远大的目

光和宏大的气魄提出：“世界的注意力正逐渐转向东

方，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?”

半个世纪后的今天，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已经一再

证明了他的判断。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建立中国

歌剧学派这一历史使命感到怀疑和畏惧吗?

我们应该树立起“中国歌剧学派”这样的一面旗

帜，集合起一批又一批有志于发展中国歌剧事业的人

们，脚踏实地、锲而不舍，沿着前辈们开创的道路，继续

探索开拓，义无反顾地前行。

我们相信：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，具有丰富的社

会主义内容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中国歌剧学派一定

能够建立起来，具有“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、为中国

老百姓所喜闻乐见”的中国歌剧再次繁荣的春天一

定会到来。

黄奇石 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编剧，原副院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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